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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声催果香，清风寄遥思。进入
农历八月，转眼便是充满诗意与温
情的中秋佳节了。
  中秋节的月饼，不仅是走亲访
友的伴手礼，也是家庭团聚、把酒赏
月、团圆饭上最有记忆的美味。在老
潍县，团圆饭的饭桌上与其他地方
不同的是，除了月饼，还有一道如生
日蛋糕的面食———“月儿”。
  “月儿”是老潍县人过中秋节专
有的民间习俗，那就是制“月儿”、蒸
“月儿”、念“月儿”、送“月儿”、吃“月
儿”的活动。这个“月儿”不是月饼，
是一种含有几多美好寓意的面食，
不仅造型美观，还是中秋节姥姥送
给外甥们的特殊礼物。
  每到中秋节前几天，母亲一个
人便忙活起来。先是把当年麦收时
留出的饱满的新麦子，用井水在大
盆里用心淘洗几遍，摊薄在一张大
苇席上，经过一两天的暴晒，一直干
透到嘎嘣脆，抓起一把闻一闻，带有
阳光味道的麦香，直浸心脾。晒好的
麦子，很快就送到村里的机器磨坊
里加工成面粉，这面粉便是制“月
儿”的主要材料。
  发面自然是母亲最拿手的，发
酵的面要揉得软硬适中，富有弹性
还要易于擀面杖擀时成型。接下来
便是洗枣煮枣。枣是去年自家枣树
预留的熟透饱满的大红枣，为了让
干枣软糯可口，母亲会煮一煮。一切
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制“月儿”了。
  制“月儿”是个精细的活儿。两
层圆饼中间密布煮熟的红枣，均匀
排列，枣蒂的那头一律向外，与面饼
外沿对齐，最上一层面饼一般略薄
一些，母亲用竹筷方形的一头一点
一点压出花纹，一个“月儿”的雏形
就完成了。蒸熟后直径20至30厘米，
厚3至5厘米。
  母亲还有个绝活儿，那就是给
“月儿”制作“云肩”。所谓的“云肩”，

起源可追溯至秦朝的披帛和帔子，
明清时期发展至鼎盛，后演变为彩
锦绣制的装饰物，其纹样如云霞彩
虹，故得名。用在“月儿”上，增添流
动美感。在“月儿”最上面的一层较
薄的面饼上，用竹片压出祥云、花朵
或孩子喜欢的生肖等，中心再放置
五颗象征生活红火甜蜜的大红枣点
缀，整个“月儿”面上，就呈现出一幅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面雕”，不亚
于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入锅蒸“月儿”点火之前，母亲
把“月儿”放进锅内的箅子上，加入
足够的水，盖上锅盖，先要“醒”上那
么一段时间。看到“月儿”有发起的
迹象时，便要点火开蒸了。在风箱的
鼓噪下，火苗起起落落，炊烟伴着蒸
汽，夹杂着“月儿”香，弥漫了整个空
间。那时的我，一直蹲在锅前，不顾
烟呛，不时轻嗅一口枣香混和着新
麦的面香，凭空品尝着“月儿”的
味道。
  中秋节前，最忙的要数走亲访
友了。老潍县人除了酒、茶、月饼等
礼品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
姥姥给外甥送“月儿”。“月儿”白枣
红、图案精美的“月儿”里，有姥姥对
外甥的祝福，有平安的祈愿。我小的
时候，总盼着中秋节前姥姥送来的
那个“月儿”。在孩子的心里，“月儿”
是美好的等待，也是姥姥深深的爱。
  中秋节那天念“月儿”是过节最
重要的活动。薄暮日落，夜幕降临，
静谧的夜晚悄然而至。玉兔东升，月
光如水，浪漫不息，时间的流转与生
命的更迭，谱写着岁月的交响。
  随着月上树梢，寂静的村庄沸
腾了。哥哥姐姐领着我们，每人用柳
编的笸箩、高粱杆扎的垫子等，端着
“月儿”，从院子里鱼贯而出，走在月
影婆娑的街巷胡同里，口里念诵着
“念月来念月来，一斗麦子一个来；
念糕来念糕来，一斗麦子一筲（木

桶）来。”不时遇上念“月儿”的伙
伴，自觉地加入队伍，在虔诚的
念诵声里，排成一条长龙，走
街串巷。此起彼伏的念“月
儿”声，荡漾在村子上空，欢
乐祥和的气氛，感染着每
一个人。
  念“月儿”中，有丰
收的喜悦，有对未来的
祝福，有对生活美满的
企盼。这一风俗，具体
起源无明确文字记
载，据说与“嫦娥奔
月”的神话及寒浞代
夏的历史事件相关。
传说寒浞作为东夷伯
明氏领袖（今潍坊寒亭
人），取代后羿政权后，
将嫦娥纳入后宫，并迁
都至潍坊寒亭区。广泛
流传在这一地区的神话
故事，终成为老潍县念“月
儿”习俗的文化源头。
  吃“月儿”，中秋团圆饭
后，除了食用月饼，老潍县人还
把透着新麦面香与枣香的“月儿”
像切蛋糕一样分给家人。手里捧着
白白胖胖的“月儿”，看着诱人的红
彤彤的枣，吃“月儿”赏月，别有一番
风味。在新麦的面香合着红枣的甜
香里，在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里，
“月儿”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今，制“月儿”送“月儿”的习
俗仍在，而念“月儿”这一古老的习
俗已经逐渐消失了。政府对非遗文
化的重视，使老潍县“月儿”获得了
新生。2024年12月19日，老潍县念月
习俗，被列入《山东省第六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
项目名录》。
  一块“月儿”，一轮月。老潍县的
中秋记忆，便在这面香与月光中，代
代相传，温暖如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那些绽放在唐
诗宋词里的月，哪一缕幽辉曾住进
你的生命，烛照过你人间那些俗常
的日子？
  月亮，这个与太阳并驾的太阴，
虽偷了太阳的光，却一直令万众瞩
目。那是因为，月是一样的月，明却
是不一样的明。
  小时候，我家的月是摁在母亲
的月饼模子里的。
  八月十五前一天，母亲就开始
“造”月饼。白面摊放在垫了包袱皮
的箅子上，锅底加水，生旺火蒸，蒸
好放晾。蒸熟的白面成透亮的裸色，
有的会结成小疙瘩，细细地搓成粉
倒进瓷盆里，加几勺花生油，再打入
几个鸡蛋，和成面团，盖上盖顶“醒”
着。花生米上铁锅小火慢焙，焙七成

熟后，搓去紫红的衣。脱了衣的花生
米像刚洗完澡的胖娃娃，光溜溜、白
嫩嫩、香喷喷的。趁母亲不留意，飞
快地从面板上抓了几粒，母亲朝我
扬了扬手中的擀面杖，继续埋头在
面板上用力，反复地擀，花生米擀成
油汪汪的花生碎。用菜刀把花生碎
收在大汤碗里，从糖罐里挖几大勺
白糖，加一小把冰糖，混在一起拌
匀。如果能加一小捏黑芝麻，那就给
碗里的馅料点了睛，星星点点的黑
点亮了那个粗瓷大碗。等母亲再把
早就晒好的青萝卜、红萝卜、胡萝卜
丝撒进去，便盛开了满碗的花红
柳绿。
  母亲把五彩缤纷的馅料包进擀
好的薄饼里，便把小包子摁在月饼
模子里。木模子圆圆的，像家里过年
用的细瓷碗口那么大，还有一个可
以手握的把手。模子底上大大的双

喜字浑圆敦厚，周围还绕了一圈小
鱼样的飞纹。我把被母亲摁在模里
的小包子摊平，推满模子的边边角
角，然后在面板上轻轻一磕，模子里
便滚出一个平平的圆月亮。月亮里
没有嫦娥、吴刚，也没有桂树、玉兔，
可我家的月亮上有双喜字，有小飞
鱼，那是我们老百姓最素朴的祈
愿———“喜庆有余”。被母亲摁在模
子里的月亮，满满的，圆圆的，都是
寻常的烟火气。
  等母亲在锅底，把薄薄的圆月
烙成鼓鼓的满月，月亮便有了香气
和温度。慢火烙出的细碎绵密的蜜
色小花开在双喜字上，开在小飞鱼
上，双喜字小飞鱼乐得咧开了小口
子。小麦的清香，花生的浓香，白糖
冰糖的甜香，萝卜丝的涩香，都混在
烘焙后的脆香里。我试探着朝锅里
伸出了手，母亲飞快地拍了下我的

手背。我缩回手从锅台前退开，看母
亲从锅里铲出两个装在花盘子里，
摆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再铲出两
个放在枣木托盘里，递到我手里里，，我我
端端给给正在炕头上唱小戏的爷爷爷。。母母亲亲
又又从从锅里铲出四个，打发我送给村村东东
头头的的大爷。等我又一溜小跑跑回家家，，
大大敞敞的锅里已空空的，黑黝黝的锅锅肚肚
脐脐还还泛着油光。明明那股香那股甜，
都还在灶堂里绕往我鼻子里钻，月饼
怎么就不见了？我盼了整整一年，黏
在母亲腿边被绊来绊去了大半天！
  八月十五，好不容易等到天上
的月亮一寸一寸爬上树梢，跳上中
天，母亲终于舍得端出了我家的月
饼。父亲跟前先放一个，然后我们兄
弟姊妹一人分了一个。圆圆的桌子，
每人面前一个圆圆的月饼，天上还
有一个圆圆的发着光的大月饼。
  月是一样的月，圆是一样的圆。

月至中秋难忘“月儿”
◎赵公友

  一条大街，贯通村庄东西。大
街，宽阔笔直；地势，西高东低。村
口以东 ，是大片广阔、平坦的土
地；村口以西，是一道山岭，横亘
南北。
  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村子里的
人，就喜欢站在大街村口看月亮。
  月初出，光很弱，橘红色，月亮
很低，被庄稼遮挡着。此时，站立
村口，根本看不到月亮，你只是从
那 橘 红 色 月 光 上 ，推 断 月 亮 的
升起。
  橘红色的月光，自东向西，缓缓
蔓延，似平稳流淌的水，在庄稼地上
弥漫开来。月光，在浮漾，浮漾的过
程中，月光渐渐变黄，呈现出一种橘
黄色，这种橘黄色，让人嗅到了柔软

的蛋糕的味道。此时，月亮确也像一
团蛋糕，慢慢地探出了它的半张脸
面。那半张脸面，橘红、橘黄、银白，
混杂在一起，它正在经历一个蜕变
的过程——— 由复杂，到单纯。
  此时，庄稼地上，流光溢彩，生
发出一种哗然的惊喜。月亮，终于跳
出庄稼地，越升越高。升高的过程，
月团变小，变白，变亮，满坡的庄稼
地，遍洒银色的月辉。莹莹的光，在
庄稼地上滚涌、跳跃、浮泛，暗绿的
底色，被月光生生地逼出一种莹目
的皎洁，而且还是一种带着勃勃生
机的皎洁。
  回首，看看街道，已经完全被照
亮了，成为了一条月光的河流。静中
寓动，月光，仿佛在流淌，在泛滥，在

吟唱，在呼啸……
  站立村口的人，开始回身，行走
在街道上，沐浴在月光中。步履缓
缓，不时回首。缓缓，是一份享受，享
受中秋月下的这一份美好；回首，是
一份顾盼，是对月亮的一种对答，默
然心许，心照自明。
  明亮的月光下，地面洒下斑驳
细碎的光影。黑与白相映衬，大白之
下，丝丝片片的黑，给这个夜晚，平
添一份幽微的情趣。
  走到村西头，视野迅即被西岭
的景象吸引了。仰视西岭，弥目皆是
月辉。高高的西岭，给人一种特别的
夜的雄浑。
  地势西高东低，凝目视之，感觉
那月光，仿佛在倾泻，自西向东，一

泻而下，然后，顺着街道，一路流淌
而去。
  偶或，会有大群的鸟儿，从林中
哗然飞起，飞向远处，消失在月光
里。这些群飞的鸟儿，是中秋夜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仿佛它们不是鸟儿，
而是月光的灵魂羽化而成。月光下，
飞翔的群鸟，就是月神翩翩舞动的
裙幅，翩跹、飘逸，婉约之至。
  “月出惊飞鸟”，也只有亲眼目
睹，你才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它的
惊艳之美。
  中秋之夜，我从街东头，走到街
西头；我在伫立中赏月，我在行走中
赏月。月亮，是这个夜晚，最美的风
景，赏月的过程中，我也成为了月下
的一道风景。

村口望月
◎钟读花

每一个月圆
◎李玉莲

秋霖携我赴亲约
◎凝雪

  窗外，秋雨急匆匆地赶路，似是
奔赴一场与大地的约会。一片秋叶
躲闪不及，被狠狠拍打在玻璃上，蓦
然与我四目相对。那急促的声响，如
重锤般，瞬间撞翻了我内心的平静。
  思绪飘飞，记忆回到那年中秋
节前一天的午后。我正沉浸在张爱
玲《半生缘》的悲欢离合中，母亲的
电话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穿透了书
页的墨香。电话那头，母亲温柔的声
音响起：“孩子，又是你自己在家吧，
傍晚回老家吃饭吧。”简单的话语，
却如同一股强大的磁力，瞬间将我
的心紧紧吸住。

  挂了电话，我才想起，今天妹妹
恰好休息，应该早已去母亲家，或许
正忙着张罗食材，为这顿团圆饭精
心筹备。我换好衣服，带着满心的期
待，到超市挑选母亲爱吃的食品。然
而，命运似乎总爱给这场团聚增添
些波折，没走多远，雨便倾盆而下。
  猝不及防的风雨，打得我措手
不及。其实，离母亲家并不算远，骑
电动车不过两刻钟的路程。我心里
闪过一丝犹豫，如果此刻放弃回家
的念头，或许能避免被雨水淋得狼
狈不堪。但一想到母亲和妹妹正盼
着我回去，那期待的眼神仿佛就在

眼前，我的脚步便坚定起来。
  我毅然决然地跨上电动车，冲
进了雨幕之中。雨，发了疯似的泼
洒，仿佛要割断我执意回家的欲望；
风，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如猛兽一
般，疯狂地侵袭着全身湿漉漉的我。
平时短暂的路程，此时变得无比
漫长。
  尽管被风雨无情地肆虐，脸上
的冰冷却丝毫浇不灭内心对家的狂
热。母亲的期盼，就像入秋的暖光，
穿透了风雨的阴霾，照亮着我脚下
的路。
  终于，在风雨的洗礼中，我回到

了母亲家。推开门，母亲和妹妹的笑
脸如盛开的花朵，瞬间驱散了我身
上的寒意。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狼
狈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满的幸福
和感动。
  中秋将至，窗外的秋雨依旧淅
淅沥沥地下着，玻璃上沾满的雨滴
汇集成了一条条线，多像我回家的
路啊！一滴雨倾斜过来，对准了我的
眼睛，瞬间叩响了那一抹平静的时
光。我知道，无论风雨如何肆虐，母
亲的期盼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
湾，而秋霖，也将一如既往地携我奔
赴这场与亲人的约定。

  很久没去浞河了，在一个诗意
朦胧的月圆之夜，我从通亭街浞河
桥徒步南下，沐浴着浓浓的月色，
赏析着大自然赋予的流动诗篇，品
读着千年古国深沉的文化底蕴，感
受着天人合一的匠心之美。
  漫步通幽曲径，郁郁葱葱的绿
色，禁不住惊诧江南的花木在北国
已喧宾夺主；俯仰木栏石阶，不由
得陶醉，曾经的乡间小溪早已豁然
开朗、碧波荡漾；静静的河面凫飞
鱼跃，铺满了一池金光闪闪；两岸
干净如洗的杨柳，依旧婀娜多姿，
林间归巢的小鸟还在窃窃私语。我
置身于月光清透的浞河岸边，萌动
的诗情开始油然而发……
  家乡月色浓，嫦娥回家时。虽
不是杨柳含羞的三月，也不是蛙鸣
虫唧的夏日，当一轮满月豁然登临

了星空，整个夜晚成了月光恣意洒
脱的舞台。那优雅素净的装束，浑
然天成的神采，却正在演绎着一个
无眠的浪漫中秋。当她的双脚踯
躅在年画的故乡，当一池碧水荡
然入怀，久别的游子悄然挑动了
夜幕，这一幕幕天上人间，也不由
得顾盼流连了。是谁用巧夺天工
的神笔，描绘古城别致的风景？是
谁偷来造化的神斧，敢把寒亭变
成了天庭？古老的浞河，她曾经浣
纱洗衣的清清小溪，宛若一个婀娜
多姿的画乡少女，正披着悠悠月色
扶风摇曳。
  该回家了，皎洁的明月，悄然
跟在我的身后，透过树影，陪着我
一路小跑；站在桥头，再看那一轮
明月，正把浸满微笑的金子一股脑
儿洒向了波光粼粼的浞河。

浞河月色浓
◎于康健

  清秋浅醉桂花酒，佳节又中
秋。一段旧年的记忆，一个小小的
插曲，从故乡的明月上洒下来，在
中秋之夜轻轻地吟唱。
  中秋正值农村秋忙，全家总动
员，我和弟弟被安排到地里摘棉花。
  棉花开了好多，像数不清的白
蘑菇，像天上变幻的云朵，可我无
心继续欣赏，想到晚上丰盛的团圆
饭，想象父母夸赞我的笑脸，便赶
紧装备好开始采摘。这是我最擅长
的农活，不用很多力气，只需手指
对准四个棉瓣巧巧地捏出长长的
絮，放进腰间的口袋里。我动作连
贯利落，但是遇到开口略小或棉朵
不饱满、不规则的就费劲些，棉壳
上的小尖尖时不时把指甲周围的
皮肤刺破。
  腰间的袋子满了，倒进地头的
大袋子里，来来回回很多趟，一亩
地收了两大袋棉花。天色渐渐暗下
去，月亮慢慢升起来，我们收工了。
看着满满的收获，想着月饼的香
甜，我瞬间忘了腰酸背痛，也忽略
了指甲周围密密麻麻的“倒立刺”。
  两袋子棉花捆在后座上，弟弟
坐在横梁上，刚学会自行车的我踩
着曲柄轴一蹬一跳，一蹬一蹿，迅
速把蹬地的脚抬起来从弟弟身后
仅有的一点空隙跨过车梁，踩上另
一只脚蹬。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脑海中浮现出月夜的美餐和父

母的笑脸。
  弟弟的脑袋时不时挡我的视
线，我像个醉酒的司机，歪歪斜斜，
一路飞奔。月亮挂在眼前，又大
又圆。
  村口的桥头有个坡，我正铆足
劲往上冲时，对面来了一辆三轮
车，车斗里堆着高高的玉米秸，晃
晃悠悠占满了道路。我想赶紧下车
却下不来，想急刹车又不敢，只能由
着车子继续向前冲，结果人仰马
翻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见
车子横躺在地，棉花袋子还结结实
实捆在车座上，却没看见弟弟，赶
紧四下里找，发现他被摔到桥边的
水沟里，趴在一堆石头上，不吭声。
  已经忘了我俩是怎么到家的，
只记得大门梁子上挂着马灯，父母
正忙着卸庄稼。一到家弟弟就开始
嚎啕大哭。这才发现，弟弟的下嘴
唇几乎被石头磕透了，满嘴是血。
  桌子上摆着我们最爱吃的大
月饼，可是弟弟每吃一口就疼得大
哭，抽抽搭搭没停下，我心里有说
不出来的难受。
  夜渐渐深了，月光从村口来到
了我家，温柔地洒在炕头上，轻轻
地吟唱着，慢慢抚平弟弟的伤痛，
弟弟哭着哭着睡着了。第二天，秋
收依旧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老人孩
子依旧活跃在秋忙的战线上。

月光轻轻地吟唱
◎清云


